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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2020年，一个颇为跌宕的年份，注定会在史册
里留下深深的刻度。

我们从未像 2020年这样，被影响全人类的疾
疫困住脚步；但我们也因此激发出巨大的勇气和热

情，去接受和参与每一种变化，去怀念和珍惜往昔

的美好。

这一年，因为疫情，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生活都被

彻底改写，也因为这场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文化产

业不同层面都在接受改变，开始摸索新的出路。

或许你会感慨，2020没能完成最初的愿望，或
许你好想“撤回”“重启”这一年。那么接下来这一份

关于文化事件的盘点，我们希望带来一份供你参考

的“回答”。愿你我温暖而有力地开启 2021年。

1.抗疫文化作品

2020年的开始，一座城市，和一场忽然暴发
的疫情，给这一整年的故事写下一个灰暗、寒冷的

开头。然而，人心的力量和热度，足以让我们跨越

苦难。医护人员投入一线战斗，普通人在远方给予

问候。“谢谢你们”“武汉加油”，越来越多鼓励和

感恩的话语，代替了哀伤的叹息和无助的泪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文化作品担当的角

色、承担的使命，是记录者。

写作者用文字，影视创作者用镜头。荧屏上涌

现一批以抗疫期间真实故事为基础的影视作品，抗

疫剧 《在一起》《最美逆行者》，纪录片 《人间

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中国医生战疫版》等；

而普通老百姓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疫情对日常生

活点滴的影响，如武汉小哥拍摄的 vlog《武汉日记
2020》，还有弥漫人间烟火气的《温暖的一餐》《冬
去春归——2020疫情里的中国》《余生一日》⋯⋯
透过一帧一帧的文字和光影记录，我们如此回

忆和疫情有关的 2020年。

2.故宫建成600年

2020年，故宫建成 600年。如今的故宫博物
院，早已不是一个静止的博物馆，一片气势恢宏的

建筑群，而是一座色彩鲜活的生活馆，一个活力四

射的文化空间。

600年过去，宫墙如旧，但在当下年轻人的眼
里已有了不同的容貌。如今的故宫，变得青春、平

易近人，一到北京下雪天，故宫就热闹非凡，人比

雪花还多；修复珍宝文物的匠人，成了备受年轻人

喜欢的网红“男神”；一小件故宫文创产品、一支

“紫禁城雪糕”都能受到热捧，《故宫日历》成了岁

末最抢手的日历。《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

《上新了！故宫》等影视、综艺，让静态的宫墙和

尘封的历史散发光彩和魅力。

紫禁城 600岁，我们在思考一件事：如何让中
国的历史遗迹，都成为年轻人的最爱，成为全世界

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

3.电影业的停滞与重启

疫情来袭之后，中国电影行业按下了“暂停

键”，观众暂别影院长达 178天。整个行业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苦苦挣扎的半年里寻求突围。

今年春节，在所有人的惊叹声中，《囧妈》选

择在某网络平台免费播出，成为历史上首部网络在

线首播的春节档热门电影。虽然这一事件引起全行

业争议，但也促使我们思考电影行业技术的革新和

未来播放模式。

《第一次的离别》，是今年 7月影院复工后第一
部上映的新片。这个片名仿佛成了一个和停滞半年

的电影业相配的隐喻：正如逐渐恢复开放的电影院

一样，离别的时间线无论延伸多久，我们始终都在

等待与美好重逢。

国内电影业的重启，伴随着一些颁奖礼、电影

节的举行——线上，成了主要阵地。相较于往年纯

粹享受观影乐趣，大家相聚在电影节，都更关心

“疫后电影业如何突围”，与此同时，一些全新的机

遇正在生长出来。

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很多电影能够以更便利的

方式跟观众见面，像《春江水暖》通过网络形式和

观众见面，有些中小成本电影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展

示了自己的能力。因为疫情给行业造成的危机，大

家发现，必须让互联网延伸电影产业，让行业延伸

到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里。

4.疫情期间文化产业“云端自救”

2020年，因为疫情的冲击，“云时代”“云端
见”成了这一年充斥各种文化场所和消费空间的流

行形式，虽然这一转变始于无奈，但危机也推动一

些文化产业找到“新赛道”。

疫情期间，布达拉宫进行了 1388年历史上首
次直播，51分钟里有 92万网友“云游”布达拉
宫，并登上了布达拉宫红宫顶层；很多国宝真品都

能无压力地展示在千万人面前。甘肃省博物馆拿出

此前极少亮相的“马踏飞燕”真品，三星堆秀出了

“祭山图玉边璋”。

来自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解说员，和李佳琦于同

一时段 8点档开播，很多人无意逛进西安碑林博物
馆直播间，竟然被迷住了，解说员讲足两个小时都

难以下线，被网友称为“让我放弃李佳琦的男人”。

“云端自救”的文化产业，没有做不到的事。

书店可以点“图书外卖”了，云端演出层出不穷。

TME live举办了 40多场“线上演唱会”：五月天、
刘德华、刘若英、陈奕迅、周深、孙燕姿、Jessie
J、Billie Eilish⋯⋯疫情不能阻止我们继续享受文
化生活，动动脑子，换一个形式，精彩依旧。

5.影视剧、综艺、游戏的“她时代”

这一年，也许你追过电视剧《二十不惑》《三十而

已》，也许你为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投过票加过

油，学习工作之余还玩过《集合啦！动物森友会》《江

南百景图》⋯⋯“霸屏”的女性面孔多了起来，我们既

爱看沉浸在校园爱情和求职困惑的妹妹们，也会迷

恋社会打拼多年后重新思考自我价值的姐姐们，没

错，我们迎来了“她时代”“她经济”。

近年来的舆论场，中国女性拥有更多话语权和

表达空间。女性从欲望客体，变为欲望主体、消费

主体，以及创作主体。市场上为女性量身打造的文

娱产品数量激增，以女性为表达主体的影视作品不

断涌现。很多产品不再是男性垄断的专利，女性成

为新的消费主力，同时她们在社交空间的活跃表

现，也为影视创作、文娱产业注入血液和活力。

不过，在拥抱“她时代”的过程中，我们也要

时刻警醒：我们必须是在以真正尊重的前提下，平

等关注女性群体，维护她们的权益，而不是借着

“她时代”名义，进行肤浅地消费、定义和炒作。

6.李雪琴与脱口秀出圈

脱口秀行业的欣欣向荣，有目共睹。提到脱口

秀，前些年我们只能努力憋出三两个名字，到了今

年，脑海里能浮现出一群人的面孔，以及他们的鲜

明特点。

脱口秀是“舶来品”，在中国发展时间并不

久。而当下，脱口秀行业的关注度是被直观量化

的，好与不好，评价标准永远交付于看客，网络播

放的实时数据说了算，热搜频率说了算。从 2020
年脱口秀的关注度来看，这个行业还在稳步发展，

同时生长出一些不曾料想又别有风味的花朵。

李雪琴成了今年名气极高的脱口秀表演者。作

为北大毕业生，李雪琴的职业发展经历，足以成为

网友津津乐道的梗。远离顶尖名校的常规路线，去

拍短视频，因为打破套路的策划走红，又站到了脱

口秀舞台上被全网认可，进而成为风格独树一帜的

公众人物。

有头脑，有趣，有自信。这样的配置，让李雪琴的

成名富有合理性，也让我们很期待她未来更多的可能

性。李雪琴的出现，也为脱口秀行业的下一步发展涂

上乐观的色彩：可别小看脱口秀，配置要求很高的！

7.悬疑剧和“短剧集”模式升温

无人能抗拒悬疑片的魅力。2020年横空出世
的“迷雾剧场”，以《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

等剧“封神”，将这一类型影视剧推到舆论场的焦

点。同时，也掀起了网络“短剧集”模式的狂欢。

另外，女性悬疑网剧《白色月光》《摩天大楼》也

获得不错的成绩。

网络短剧集的传播“能量”超乎想象，《隐秘

的角落》把“一起去爬山吗”变为爆红网络的段

子，也将童谣《小白船》变成让人不寒而栗的“战

歌”；优质作品的启发意义大于观剧“爽感”，《沉

默的真相》《摩天大楼》直击社会正义、女性权益

等社会“痛点”问题，年轻一代观众在悬疑网剧里

有所思，有所得。

“迷雾剧场”的成功，也打破了原本认为演员

去拍网剧是“混得差”的偏见。网剧不再是快产快

销、品质低劣的代名词。但凡全力以赴投入时间和

诚意的主创团队，都能得到市场的肯定和尊重。

8.五条人和乐队文化

2020年度第一火的乐队，当属五条人乐队。
《乐队的夏天 2》在邀请五条人的时候，不知
道会不会想到他们会火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能否认

的是，五条人的出现，让这场属于夏天和乐队迷的

约会，充满了意外惊喜，也拓展了大众对乐队文化

丰富性的理解。

无论是在节目中登场时随性改歌的神奇操作，

还是把奖杯装进“五条人”红色塑料袋的举止，五

条人乐队的特别，注定要掀起一股被网友追随的潮

流。即使很多人还听不懂他们的唱词，可这支来自

广东小县城的乐队，已辗转于各种大型演出现场的

舞台，变成本年度值得回味的文化符号。

去年也有用方言演绎自我风格的乐队，比如九

连真人，再到今年的五条人，可以说明，那些对坚

持本土文化、珍惜乡愁的乐队，大众始终葆有一份

特殊的好感和痴迷。毕竟，这样的乐队是独立而可

贵的，他们生于质朴的土壤，又不改初衷地笃信原

生环境的价值，并自信地告诉全世界：我们认同且

喜爱自己的模样。

9.丁真走红

在这一年的尾声，一个四川甘孜的 20岁藏族
小伙子丁真，在社交网络爆红。网友爱丁真什么

呢？首先是看脸的，这一张脸，被评价为“野性又

纯真”，笑起来纯净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当这个

藏族男孩被网友们发现之后，一举一动花式承包微

博热搜。

丁真是“远方的少年”，他的家乡坐标，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就给不少网友上了一堂

地理科普课——网上发出惊叹“原来丁真是四川

人”的声音不在少数，后来还来了一场各地“抢丁

真”的热闹。

互联网每天都在创造热点，创造凝聚想象的网

红。“他勾起了我对诗和远方的向往。”丁真走红，

承载了相当一部人对纯净文化环境的浪漫想象。

即使丁真不会如网红、艺人一样积极“营

业”，不会实时回应网友对他的万千喜爱，但他这

份“不被改变”的状态，反而让网友多了一份好感

和莫名的心驰神往。

在理塘旅游宣传片《丁真的世界》中，丁真说：

“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我还是最爱我的家乡。”对远在

远方的人寄予童话般的遐思，未尝不是好事。只是我

们都该更慎重投出这一束关注的目光，尊重他们的

生活空间，少一点跟风、消费和炒作的猎奇心思。

10.诺贝尔文学奖评选

10月，等待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夜晚，已经
成为近年来大众不愿放弃的“仪式感”。毕竟相较

于其他诺奖奖项，文学之于普通人的亲近感略强一

些。哪怕不少网友只是调侃一句，“今年村上春树

会陪跑吗？”等到奖项公布，盯着陌生的名字瞅一

眼，大笑一声：“呀，又不是村上春树！”都让诺贝

尔文学奖充盈着浓郁的大众参与感。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一位美国女诗

人，露易丝·格丽克。显然，这个名字对国内读者

是“冷门”的，但是也有她的读者，以及为之努力

的人。比如，国内较早翻译格丽克诗歌的译者柳向

阳，曾为翻译和出版中文版本，耗费了 10多年心
血。格丽克获奖后，大家都去祝贺译者，多年默默

努力没白费。译者很淡定，大家若能因此去翻一翻

她的诗歌，这也是好事情。这位女诗人自身“毛毛

虫变蝴蝶”的命运，持续超越和克服自我的人生，

亦能给我们深刻启发。

到了来年 10月，大家依然会围观“文学奖花
落谁家”的热闹。只是，对待这样一个当前世界范

围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或许我们要摒弃“冷门”和

“实至名归”这两种简单粗暴的评价口径，而是努力

离文学更近，离作家更近。起码，在那一个夜晚之后，

你的书单里增加了几本书。

2020年十大文化事件

□ 秦珍子

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偷拍。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我还是有点慌张——单

手启动手机，假装看时间，迅速点开某电商平台图片

搜索功能，让镜头扫过眼前的一枚戒指。

结果令人唏嘘。那枚号称“手工打造、独一无二”

的戒指有无数个孪生兄弟，从包邮 99元到月销 499

笔，发货地天南海北。

站在珠宝店“原创不易，请勿拍照”的招牌下，我

旋即原谅了自己。

“谢谢老板，我再考虑考虑。”我说，保持着一个

都市人良好的假笑。

走出店外，大理的天空澄澈，脚下石板拙朴，隐

约听见红嘴鸥在不远处狂叫，我想笑，“谁又买那 8

块钱二两的鸥粮了”。

2020 年忍饥挨饿的旅游业遇上我这种抠门游

客，简直要倒找一把米。不管吃住还是购物，刷一刷，

扫一扫，照一照。能“满 100减 5”的，绝不直接埋单；

刷评论先点“差评”标签；问价时文雅，砍价时残暴。

要感谢群众的力量，无数人来过，本着互联网精神标

记出栽过的坑，让后来人顺利绕行。

说实话，这感觉挺累，也挺无奈。

云南，多年来一直是国内旅游的金牌目的地。丽

江的山，大理的海，连啤酒都叫“风花雪月”。找文化，

找自由，找浪漫，是理想之所。而今抵达，却有步入巨

大购物中心之感。三步一家鲜花饼，十米一家普洱

茶。手工皮具小饰品，珍珠奶咖大鸡排。北京南锣鼓

巷自称“绝无分店，抄袭必究”的箱包铺子，大理古城

能找到3家，丽江古城估计有5家。夜宿古城，远处有

彻夜的动次打次声。漫步蝴蝶泉景区，忽然就看见王

语嫣和段誉的塑像。景区提供的服务包括让游客举

着麦克风对着泉水呐喊，有位女士高亢而持久的“我

要变成有钱人”激发出 30米高的喷泉。真尴尬，除了

路是老的，树是老的，一切都是全球化的。

我计划 9天的云南之行似乎变成了连续去 9天

鼓楼商业街，更可气的是，风花雪月喝起来太淡了，

还不如在鼓楼的云南菜馆喝燕京。

商业到骨头里的“远方”，倒逼出我这种游客，背

诵着攻略，划拉着手机，明明是出来放假的，却比上

班时更较劲。没办法，从都是商店的地方，到都是商

店的地方，打工人薪水来之不易。一个老板为了多卖

我果茶，铲子进出袋子七八次，促销方案从 9折调整

到买一赠一，我横竖一句话，喝不完，就称 30块钱

的。我怀念小时候，兔头要去成都啃，蛤蜊得上青岛

捞，如今的远方没有特产，最好的相遇是屏幕上看见

一个顺眼的带货主播。

我也知道，“远方”最贵重的东西都不卖。洱海的

波浪打不上价签，只会打上岸边。红嘴鸥不会为慷慨

的喂食人改变迁徙的路线。充足的日照下，最懒惰的

花匠也能拥有最绚烂的花房。古塔“永镇山川”，雪峰

巍然屹立。水流穿过镇子，日子有着悠然的拍子。当

然，想获得这些意义，也得人少的时候去。

最近，世界旅游组织发布数据称，2020年 1-10

月，全球国际游客比去年同期少了 9亿人次，过完元

旦，就得少 10亿了，降幅超过 70%。参考过去 20年，

2003年有非典，降 0.4%，2009年闹金融危机，降 4%，

比之今年，就是毛毛雨。中国把疫情控制住了，保住

了国内游客久宅之后渴望的释放和远方。有金融机

构统计，国庆节时，旅游业同比恢复了七八成，有的

互联网旅行服务平台，还宣布实现了机票、酒店、景

点门票预订成倍增长。登上媒体头条的黄金周新闻

照片，和往年一样塞满了人头，只是人们脸上多了口

罩。“人太多”的抱怨，有了点凡尔赛文学那味儿——

国内安全啊。

我选择在淡季中的淡季出行。“十一”已过去良

久，春运还远未到来。云南一年的极寒时刻，春城卖

得动羽绒服。即使是这种时候，丽江古城依然热闹非

凡，网红餐厅傍晚 6点刚过就开始排队叫号。游客多

了，大理古城的流浪猫都挑食了。

最终，我宅在双廊。尽管一条街上有 3家“网红

老奶奶烤乳扇”，能看见上百幅舞蹈家杨丽萍的广告

画，终归还是个安静、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洱海边的

下午特别漫长，好像能做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不用

做。红嘴鸥成了精，逡巡着空中接食，海天一色，人鸟

同乐。我终于突破了收款二维码的重重包围，嗅到某

种远方的气息，它与任何交通工具能抵达的极限并

无关系，也不因气候、语言、文化的差异而凸显。它是

一种惯性生活的骤然中断，在信号恢复之前，提供一

辆驾着可能性的南瓜马车。

进不进景区，买不买特产，尝不尝小吃，喂不喂

鸟都没那么重要⋯⋯等一下，其实又很重要。

旅途中的一站是沙溪，古镇免费溜达，但镇中

古寺收取门票。只在寺外瞧了一眼，我就决意买票

游览——多贵也要买。因为那寺庙古雅极致，无甚现

代工业雕琢，好像时空远处定格的一帧，沉默而脆

弱，我真怕游客不买票，就没人出钱保护它了。

进去细看，木质建筑保存完好，展厅设计巧妙，

不仅有宗教文化展示，还有沙溪古镇修复、发展的历

史长廊，可称得上一座小型博物馆。区区 10元门票，

超值。我不禁沾沾自喜，觉得买那张票非盲目的游客

所为，而是干了件有价值的事。

待到收假回京，我忍不住又在办公室提及此事，

颇有炫耀之意。

“你说的就是兴教寺吧？”一位同事问。

“对！对！”我忙不迭。

“人家超不缺钱，这你都不知道。”

哪里才是远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回忆自己人生中仅有 4年的上班经历，朱德庸

发了一条有点“凡尔赛”的微博：“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以前上过班，公司对我非常礼遇，别人要上班八九

个小时，我只要两三个小时。但我在那上班的四年

中，沒有一天是心甘情愿去的。最后在一个月黑风高

的冬天，走在上班的途中一阵哆嗦，我知道我再也无

法強迫自己了，当天我就辞职了⋯⋯”

最近，朱德庸漫画《关于上班这件事》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全新包装出版。这距离他上班已经过去了

几十年，距离这部漫画首版也已经16年，可好像，人

们对上班这件事的心态，依然如故。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朱德庸说：

“非洲大草原上有狮子、鳄鱼、大象、野牛、野狗、斑

马、长颈鹿⋯⋯非洲大草原不会跟动物们讲，你只能

成为狮子。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他的

天赋，有人的天赋是画画，有人的天赋是音乐，有的

是工程有的是科学。人要恢复自己的本能，去做你的

本性所选择的事。”

中青报· 中青网：现在我们读《关于上班这件
事》，好像仍然是在读一本新书，仍然会引发共鸣，这

是为什么？

朱德庸：我发觉人的一生，大部分时候都不是自
己决定的，出生，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大学⋯⋯

我从小不喜欢上学，每次暑假结束要开学，我就在教

室里莫名其妙地嚎啕大哭。别人还以为我生病了，其

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上学实在太无趣了。

人需要选择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

追寻别人给你的指示。如果因为哪个行业好赚钱，就

一窝蜂地都往里挤，而其实根本不适合，挤进去的那

个人的痛苦指数就会比一般人高。

人上班的心态是绝不可能改变的。大部分人上

班是为了生存：周一到周五贩卖灵魂，周六周日用消

费享受的方式，把灵魂赎回来，如此循环往复。还有

所谓的成就感，现在人们可能把成就感的定义给狭

隘了，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多的，比如你做了自己喜欢

做的事，这是成就感，未必要在工作上体现。

中青报·中青网：疫情期间，许多人对上班的心态
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比如家里待久了想去办公室？

朱德庸：动物学家研究发现，金刚猩猩的DNA
和思维与人类的非常像，在长久所处的环境中会感

到厌烦，动物园就发生过金刚猩猩“越狱”事件。所

以，人在没班上的时候，会想念上班。而且，人都不喜

欢被迫，之所以不喜欢上班是因为每天都被迫去上

班，而长时间待在家里，也是一种被迫。

中青报·中青网：这期间你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什
么变化了吗？

朱德庸：我是台湾最早的 soho族，疫情对我日
常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并不大，并没有被困在家里的

感觉。疫情对很多人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

这是一个让人可以看清自己的机会，观察一下真正

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我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我会省思，人类经

历疫情后会有什么变化？疫情来了之后，很多行业

暂停了、消失了、改变了，人要生存下去，很多观

念需要改变，需要创造力。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

想，未来会怎样？人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中是否还会

持续荒谬的本性？

中青报·中青网：会不会针对疫情和生活的变

化而专门创作作品？

朱德庸：不会专门创作一本书，但可能会放到
《大家都有病》这个系列中。第一是面对生死的问

题，第二是面临选择的问题。选择待在家里还是出

门，只是很初步的选择；更深层的选择，是弄清楚

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有的人曾经每

天都在外面跑，但疫情期间待在家里，他发觉自己

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独处的人。

中青报·中青网：与《关于上班这件事》同期出
版的还有你的《什么事都在发生》。出版社称这是一

部“用灰色幽默为你颠覆人间困境的答案之书”。什

么是“灰色幽默”？和“黑色幽默”有什么区别？

朱德庸：总之都不是一种让人看了之后心里很
舒畅的幽默。但我觉得我的幽默一直都属于“灰色

幽默”，记得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说过，每次看完你

的漫画会开怀大笑，笑完之后会流下一滴眼泪。

灰色幽默是一种淡淡的悲伤，而黑色幽默是一

种血淋淋的教训；灰色幽默会把你刺痛，但不会把

你刺伤，而黑色幽默是会把你刺伤的。对于一个从

事幽默创作的工作者来说，我并不倾向于把它们分

得那么清晰。

中青报·中青网：你希望读者看了你的作品后
会有什么反应？

朱德庸：我在创作的时候，从来没企图去影响
别人，这只是创作者自己的胡思乱想——老实说，

你都不晓得读者在哪里。我创作时，必须要先触动

我，才有创作的冲动；换句话说，我创作时，第一个请

示的是我自己。

创作《什么事都在发生》的时候，我经历了很多

事情，对人生也开始有很多疑问，然后才用这种方式

把它创作出来，也希望能让别人有机会想一想，自己

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 90则故事里，我让你看到男人的困境、女人

的困境、恋爱的人的困境、结婚的人的困境，年纪大

的年纪小的，还有小猫小狗和外星人⋯⋯我让你看

到他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不是也是其中的

一个？

中青报·中青网：你创造了那么多漫画形象，其
中有哪个最像自己？

朱德庸：在《什么事都在发生》里，我觉得我是默
剧人；在《关于上班这件事》里，我觉得我是其中一个

职员；以前画《绝对小孩》，我觉得我是那个叫“讨厌”

的小孩⋯⋯我画任何作品，不可能不把自己投射到

里面，至于具体化身到哪一个四格漫画或者哪一则

故事里，我是不会跟你讲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曾经说过，与漫画家这个身份
相比，更认可自己是一个人性观察家，漫画是自己观察

人性、观察世界的表达方式。那假如不画漫画，你会通

过什么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

朱德庸：我可能会做音乐，会做手工艺品，不需
要有人听，不需要有人买，无关生存。我小时候住过

一个老房子，充满了童年的记忆，如果我有一块地，

我想重建那样一座房子，里面的家具都由我来做。那

个房子孕育了我长大后的创作，也是形成我人生观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看完朱德庸的漫画会开怀大笑，然后流下一滴眼泪
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

带着他的天赋，有人的天赋是画画，有
人的天赋是音乐，有的是工程有的是
科学。

朱德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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